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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人撿漂流木，他撿海灘廢棄物，還號召出20幾人的固定班底，究竟，他堅持的是什麼念頭？
到海邊撿垃圾的人或許不少，但一撿就是四年多的傻瓜恐怕沒幾個。

四十一歲的台南市社區大學自然與環境學程經理人晁瑞光，就是其中一位。原本，他只是投入河川巡守環保工作，雖曾有淨灘念頭，但自忖能號召的「固定班底」不到十個人，清理海灘又是何等浩大的工程，轉了一圈的念頭因此放下了。

花一小時撿，還要再花一小時分類

直到四年多前，晁瑞光從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接觸到「海灘廢棄物（簡稱海廢）監測」，發現儘管只有少數人，若能持續做一件事，也是一股強大力量。他當下決定展開第一次監測行動，以台南社大海灘廢棄物監測社團（簡稱海廢社）名義，召集近百人共襄盛舉，卻是「只能用『不知如何是好』來形容，哪有什麼沙灘可言，沙灘上盡是垃圾……，撿都撿不完，好不容易才清出一片（長）約五十公尺的沙灘，」他在部落格如此記錄。

或許是挫折感太深，晁瑞光隔月進行的第二次監測，只剩下十幾個人參加，「大家都被嚇到，不敢來了，」他解釋，「撿垃圾簡單，小孩子都會撿，困難的是分類。」「花一個小時撿垃圾，就得再花一個小時做分類，」與晁瑞光並肩作戰的妻子陳美靜說道，「但有時候真的破碎到不知怎麼分。」撿，不過是一個彎腰再起的動作，但做分類，不只耗時費工，更可能有致命危險。

因為，海灘垃圾並不全然是「完整」的，有些經過海漂後已支離破碎，甚至磨成塑膠微粒混在沙裡；有些與海草、破魚網纏在一塊，光要拆開就傷透腦筋；有極易破碎的保麗龍，小小一塊可能形成千百個「分身」；還有打過毒品後的注射針頭、酒鬼留下的破酒瓶……。相形之下，艷陽的熱度、撲鼻的惡臭已不是太大的問題。

不拿鐘點費，把撿垃圾編入學程

這不是一、兩個人就能做好的事情，為了爭取認同，晁瑞光主動將海廢監測編入自然與環境學程，且完全不收學分費，當起沒有鐘點費的老師，「不然誰要花錢來撿垃圾？」他笑嘻嘻的說，但即使舉著環保大旗，他仍被質疑「幹嘛去撿垃圾？一個月三小時夠嗎？」

晁瑞光解釋，海廢監測不同於淨灘，除了撿垃圾，還必須進行分類、統計，追蹤垃圾是從哪裡來，才能從源頭根絕垃圾問題，這位別人眼中的傻瓜，滿腦子想的是治本。

而一個月三小時看似輕鬆，但由於海廢監測得比對同一時期、不同年份的海灘垃圾，必須耗上兩年才算完成一份完整的監測報告，換言之，這是一場長期抗戰。

打開海廢社的監測表格，分為漁業用廢棄物、喝完即丟飲料容器等幾大類，再以喝完即丟飲料容器為例，又再分為玻璃、保麗龍與塑膠等細項，每個項目後全密密麻麻寫上件數與加總，可說是非常繁瑣的工作。

二○○七年九月，晁瑞光帶領的團隊首次監測結果出爐，漁業用保麗龍以七○％高居榜首，其次為喝完即丟的飲料容器，於是，他將目標鎖定在漁業用保麗龍與保麗龍杯。

「保麗龍不能分解，而且極容易破碎，破碎後又難以清理，造成很大的污染，」晁瑞光說，如果在源頭、也就是一塊保麗龍時就妥善處理，其實可以省掉很多人力、物力的處理工作。 為取締污染，隨身帶相機「拍照存證」

台南，是蚵養殖業大縣，當地蚵農多採浮筏式蚵棚，這種養殖法須靠保麗龍塊才能支撐，保麗龍造成的污染問題雖早已討論多年，但始終無明確數據，直到晁瑞光的監測報告出爐，始證實問題非同小可。 且去年台南市政府試辦「淺海牡蠣養殖管理自治條例」後，晁瑞光繼續發現了廢棄蚵架處理手法粗糙的問題，經過他的反映，也促使處理單位修正。

幾個傻瓜的作為，沒想到竟能改變這個社會。此外，晁瑞光還致力於對抗保麗龍杯，他積極出席公聽會、講座，將保麗龍杯危害環境的嚇人照片寄給民意代表，並從小學生開始做教育宣導。

動作頻頻下，去年六月五日世界環境日活動中，台南市長許添財宣布，台南市將成為台灣第一個餐飲業全面禁用保麗龍杯的城市，只可惜，因少數議員質疑缺乏法源依據，主張應先輔導建立回收機制而暫緩實施。

晁瑞光一心投入吃力不討好的環保工作，除持續進行海廢監測外，他總隨身帶著相機「拍照存證」，因此遭朋友取笑「以後不是餓死，就是只能吃底片，」即使如此，他仍堅定的說，「我想要解決問題，因為看了會想罵髒話，如果環境繼續污染，有錢也買不到美好的生活。」

如今，他的執著已形成漣漪，海廢社從一開始的五、六個人，如今已號召了二十幾位核心社員，已認識晁瑞光多年的陳慧美這麼形容他：很直、很傻，「這個人就是會做這樣的事，傻的好處是，沒有聰明人那麼多的算計，但做久了，就能產生深層意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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